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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三舅不是我的亲舅，是我外公弟弟
家的老三，村里人都叫他三哥，我们隔
着辈分叫他三舅，走了有三十多年了。
我不满十八岁离开家进军营，跟他接触
的日子其实很少很少，可他总时不时入
我梦来，梦的都是些非常琐碎的事情。
我家穷，父亲在水库上捕鱼，就母

亲一个劳动力挣工分。她苦苦忙一年，
年终生产队结算，家里还是要倒贴百把
块钱，才能把全家人的口粮称回来。又
遭邻居陷害，父亲毅然决然搬出老宅砌
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母亲常常以泪
洗面。因此，我十三岁那年的夏天，父
亲就教我钓甲鱼卖。
放学回家，书包一扔，就背个竹篓

到稻田里捉土田鸡。吃过晚饭，穿鱼
钩，九点多钟，就满村野找圹放钩。十
三岁年纪太小，外婆不放心，敦促三舅
陪我去放钩。三舅是个壮劳力，耕田、
割稻、挑粪、担河泥……什么重活都
干。晚饭后，他最想的是往床上一躺，
呼呼大睡。可他母亲走得早，外婆的命
令三舅是不敢违背的。
在村野田埂上走着走着，三舅在我

身后，却听不到他的脚步声，只听到打
呼声。我很奇怪，就喊：“三舅，你怎么
打呼啊？”
“啊，没有，瞎说。”
我也觉得可能是自己听错了，哪有

走着路能打呼的。钩放掉一大半，离村
也越来越远，夜深人静，身后的呼噜声
更加清晰。我转过身，用手电照着三
舅，只见他像
个醉汉似的，
脚在沉重地迈
着，头在一上
一下颠簸着，
头向下颠时，呼声非常大。
“三舅，你走路不能睡啊，要跌倒

的！”“你放你的钩，我有数。”
我们那是丘陵地带，没有哪条路是

平的。再加上农田要互相引水，路上到
处是引水的小沟。他说他有数，话音刚
落，他一脚踏进水沟，扑通一声，栽倒在
稻田里。还没等我来拉他，他骨碌一下
跃了起来，手把脸一抹，说：“没事，你放
你的！”
这个镜头，会经常入我梦来。

收钩，我是早上四点左右，再迟，上
了钩的甲鱼就容易被村夫碰到，收走。
再迟了我就赶不上吃早饭上学了。三
舅照例也是跟在我后面。一次，我在一
口很大的圹边收钩，突然发现对岸站着
一个人。
“谁？”我大声喊。“你是谁？”三舅喊

得声音更高。对面不应，只是朦胧看到
那人的脑袋晃
了几下。“三
舅，不会是鬼
吧？”我害怕
了。“瞎说！”三

舅的声音也有点抖。“我们走吧，钩不收
了。”“好的。”三舅应声就掉头。
走了十几米，总觉得后面有脚步

声。“不行，要真是鬼，听说会跟着我们
回家的。”三舅又转回了身。
“你把挑鱼钩筐的竹竿给我，跟在

我后面，打手电照着它。”三舅显出了男
子汉的味道。他手执竹竿，躬着身，随
时准备冲杀似的，朝那人走去。我气都
不敢喘，手电紧紧盯着照。那人动不动
就晃下脑袋。一步步走近，我们嘴里吭

哧吭哧响，心好像要跳出嗓子。五十
米、四十米、三十米……
“啊唷妈呀，什么鬼啊，是棵向日

葵。”三舅大叫起来。
我冲过去，一脚把那葵花秆踩断

了。心里骂：你什么地方不能长，非光
杆一棵长这里。身上还缠了扁豆藤，活
像个大活人。
这个镜头也多次入我梦来。
三舅一生，如平凡农夫一样，喝酒、

抽烟、打麻将，样样不落。因为经常喝
醉，又每天抽两包臭香烟，常常麻将打
到深夜，五十多岁就走了，走得就像沙
子撒在水里，在村里面一点涟漪都不翻。
梦这个东西实在很奇怪，三舅真不

能说是我真正熟悉的人。他究竟有什
么能力，是什么个性，乃至长得有什么
特点，我都模糊不清，可他却偏偏常入
我梦。

洪 水

少年与“大少年”

前些年我游南京路步行街，常会不
期而遇一个难忘的节目：在一定时刻，永
安百货临街的一个阳台上，总会走出一
个戴礼帽的男乐手，举起萨克斯演奏乐
曲，悠扬优美的旋律唤来越来越多的行
人，一会儿就成为一个马路音乐会。
除了大量驻足听曲者外，还有许多

老中青男女人群，竟然纷纷当街跟着乐
曲翩翩起舞，宛若天使下凡。《春天的故
事》《天涯歌女》《紫竹调》《我的祖国》《友
谊地久天长》，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中外乐
曲，像从世界高处吹来的风，似从历史深
处飘来的故事，把南京路汇合成一个人
民欢乐的海洋。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

南京路上这个吸引大众的节目，竟然悄
悄消失了。行人走过，常会抬头怅望那
高悬而空寂的临街阳台。
其实,这类马路艺术是深深植于海

派文化的土壤而深受市民喜爱的。海
者，大也，海派文化就是要尽可能扩大文化覆盖面。走
街串巷，深入十字街头，密接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烟火，
正是海派文艺越行越密的历史足迹。而在商业广告中
注意构建文化品牌，在商品宣传中精心渗入中外文化
元素，使商业和文化相得益彰而得到双向传播，也正是

海派商业文化需要发扬的
优良品质。可以说，海派
文化的发展，需要越来越
多的深入街头和市民的艺
术平台。
我不由再一次探询那

高悬的阳台：大地已然春
回，何日曲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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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京剧《霸王别姬》首演百
年摄影作品展”全国巡展的第一站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登场。由此，
不禁联想到项羽与虞姬的故事长期
流传于黄浦江畔。
上海长宁区新泾镇（曾属上海

县）有虞姬庙遗址，嘉定区江桥镇有
虞姬墩路，分别位于吴淞江（苏州
河）两岸。追溯其由来，均滥觞于
“霸王别姬”。在史籍中，此事仅有
片言只语的记载，经沪
上民间的生动演绎，却
使原本凄然的情节增
添了璀璨的神采，并得
以载入地方志。
《江桥乡志》收录“虞姬墩的传

说”：“项羽手下有一个小卒是上海
江桥乡人，他感激虞姬平日待他不
错，便拾起虞姬散落在地上的头巾
和披风，藏在身边，趁战场上混乱，
打扮成老百姓，悄悄地离开乌江，回
到了家乡”“把虞姬的头巾和披风埋
在吴淞江边。每年清明，还在上面
加三担土。后来小卒死了，他的儿
子继续挑泥，世世代代年年加泥，便
成了一座土墩”“虞姬娘娘常常显
灵，每当风雨之夜，常见一个穿着白
色冠裙的女神，指引着船只航行”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开始收集民间
历史古迹，有人把埋葬虞姬衣冠的
事报上去，知县奉上级指示，把这个
土墩起名为虞姬墩”。过去，乡民多

不识字，“虞姬”两字大概叫不顺口，
遂将虞姬墩误称为野鸡墩（或渔姬
墩）。为此，清代沈学渊的《题虞姬
墩》诗云：“汉殿秋风雌雉啼，江东抔
土拜虞兮；项刘不是争墩客，谁把墩
名误野鸡？”
《新泾乡志》也收录一个“民间

传说”：“姚家宅自然村北，靠近苏州
河边的地方，有个野鸡墩，原名虞姬
墩，就是楚霸王所宠爱的虞姬的坟

墓。相传虞姬自别霸王后，就退到
长江以南与她的两个姊妹一道在此
抵抗汉军，曾打过几次胜仗，终因寡
不敌众而告失败。”其中，按照百姓
们的善良愿望，称当初虞姬成功脱
险，携姊妹到江南继续抗敌，这是一
些野史中未见过的说法。
虞姬衣冠冢确实只是一个传说

而已，因为直到唐初今上海市区才
大部分成陆。两本乡志所述的虞姬
墩虽非秦汉之物，但形成时间则有
可能比较久远。据附近高龄老人回
忆：1958年，虞姬墩“尚残存着虞姬
的墓碑”；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吴
淞江桥梁的引桥需填土，曾用船运
走虞姬墩泥土，原先高高垒起的大
土包被削平为农地。现在，墩址已

静卧于外环线吴淞江
桥之下。
关于虞姬庙，清

代王韬的《瀛壖杂志》
谓：“虞姬庙，塑女神
像，庙前有大银杏两株”“发逆（按：
指太平军）犯沪城，屡由是道，庙竟
毁于火”；《上海县志》记载：“虞姬庙
在新泾乡姚家宅自然村（按：今外环
线吴淞江桥西侧绿化带），位于吴淞

江畔。1847年（清道
光二十七年）里人张
化麒募资建造，1861
年（咸丰十一年）毁”
“里人张乾祐等于

1869年（同治八年）重建。庙面北，
占地2亩，庙宇5间。1945年改作
虞墩小学”。后来，该庙曾重建平
房，但更名法虞寺，一棵树龄达300

年的古银杏与之为伴，今犹有迹可
循。
关于虞姬墩路，《嘉定地名志》

记载：“位于江桥东部，以古迹虞姬
墩名路”“1985年辟华江公路至幸
福村钱家弄，碎石、水泥路面，名华
钱路。1994年南延，改建为现状，
1995年更今名”。从中可见，虞姬
墩路的修筑历史已有数十年。
从虞姬墩到虞姬庙，再到虞姬

墩路，都可用一个古老传说串起来，
它虽存虚幻，却像天际的彩霞，有光
有色，并一直闪烁于人们心中……

朱少伟

“霸王别姬”在沪上民间的演绎

季常踏青惹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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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许我
们是同道中人，难
得知己吧？请看明
日本栏。

我 在 小
学 毕 业 时
（1966年）开
始读翻译作
品。其实那
时因“破四旧”，书店里的文艺译作大都
已下架。翻译小说主要由同学间互相
传阅。《悲惨世界》《少年维特之烦恼》
《海底两万里》等都是那时读的。记得
发黄的书有的已破损，许多没有封面，
不知是否被故意撕了。所以也不知作
者、译者。那时对翻译没什么感觉，只
是觉得这些故事比之前读过的《水浒
传》《说唐》等更有触动，写人状物更接
近周边感知的世界。
开始注意翻译作者是在上大学

时。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考入华
东师大中文系。那时学校有个十来平
方米的新华书店。每天上午课间休息
时，同学们会蜂拥而出，去书店抢购当
天进的世界文学名著。常常晚到一步
就没有了。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了莎士
比亚的译者朱生豪，法国名著译者傅
雷，俄国文学的汝龙、力冈等著名翻译
家。如果有不同译本出来，我们会试着
比较。印象特别深的是傅雷翻译的《约
翰 ·克里斯朵夫》，那种流畅、激越、一往
无前的气势让你无法释卷。后来，《傅
雷家书》畅销，不知是因为他译著的名
声，还是他家庭遭遇不幸留给时代的回
应；抑或只是他的中文也特别优美，即
便如此浸润于法国文化，也无法抵消母
语和传统文化对他的感染。我对译者
最直接的接触是中文系的王智量老
师。他瘦高个子，一口圆润的普通话，
教我们外国文学课，讲课时常常带有羞
涩似又不屈的微笑。他年轻时曾被打
成右派，在河北山村度过艰难岁月。他

在那时，俯首
油灯，用糊墙
的报纸开始
翻译普希金
的长诗《叶甫

盖尼 ·奥涅金》。他花了十年心血，后来
成为我们同学争相阅读的书籍（我很难
过，在写这篇小文时得知王智量老师因
病不幸离世）。以上这几位，都是属于
师长辈的译者。
后来读书少了，对译者，尤其是同

代人中的优秀译者了解不多。前不久
在网上看到一位名金晓宇的青年译者，
译了不少本杰明的作品，他一直患有躁
郁症，长期与父亲相依为命。最近父亲
也走了。我不知翻译能否减轻一些他
的病痛。我是疫情期间待在家里时间
长了，稍读一些书，才又看到几本好的
译著。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俄罗
斯史》，此书已再版八次。每次都有新
的增补。七八百页的厚书，从史前到当
代，深入浅出，一以贯之，读起来似行云
流水般通畅。很少读到这样的史书。
我想除了作者的史学功底和优美文字，
译校者再现原著文风的追求也功不可
没。另一本是中信出版社去年出的新
书《精英的傲慢》，这是美国学者桑德尔
批评美国社会很有独特见解的作品。
他认为美国倡导的优绩至上主义是导
致精英脱离普通大众，造成贫富悬殊、
阶层分裂的重要原因。这本书译者是
应出版社编辑之约翻译。可能因为赶
时间请了几位研究生帮助完成。但看
得出，译者最后对全书的梳理还是下了
功夫。后记中译者写到，这位周姓编辑
一开始就对翻译提出要求，希望“要符
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避免生硬直
译”。而译者也坦言，拜读思果先生《翻
译研究》《翻译新究》两书对他的启发，
避免了之前直译的谬误。值得一提的
是，译者还通过曾在哈佛访学的朱慧玲
教授，就一些重要概念、理念的表述，直
接向桑德尔教授请教。这种严谨的翻
译态度，和严复先生当年倡导的“信、
达、雅”翻译标准，对我们渴望了解真实
世界和不同文化的读者来说，仍然是一
件十分期待的事。

陈保平

读翻译佳作一二事

海全人缘好，在全庄
是公认的。
大家都知道海全疼

妻子。他那一代人的疼
法不是卿卿我我，而是见
诸行动。冬天，北方气候
干燥，农家妇女手裂脚裂
属于周而复始的季节性
现象。海全妻子的脚后
跟裂口大，疼痛难忍。
海全往铁锅里舀两

瓢水，捡几大片冬瓜皮投
进去，把水烧沸。待温度
降得差不多时，他用瓷盆
盛大半下，让妻子把双脚
放进去。他知道水温正
好，偏高，烫人；偏低，没
效果。
泡好脚，海全左手抓

着她脚的前半部，右手用
煮得松软的冬瓜皮反复
擦拭后半部干裂处。接
着，他用针穿过大裂口两
侧的厚皮，往返几下，把
裂口缝严。几天后，裂口
愈合，再过一段时间，那
些无用之皮与线头一起
自行脱落。
海全对妻子如此用

心，对老人如何？
在我们小孩子眼里，

收老爷是海全的父亲。
海全夫妇从不吝啬，即使
自己不吃，也要把好东西
做给收老爷吃。
收老爷七十多岁时去

世了。葬礼非常隆重。
海全披麻戴孝，摔盆执
幡，号啕大哭，场面感
人。有人说，他哭一下表
示了就可以，怎么那么伤
心呀；有人说，即使是亲
儿子又能怎么样，人心都
是肉长的。

多年以后，我带着孩
子回家，见到来串门的海
全。说起往事，都承认他
对收老爷孝顺。在座的
一位老者说：“收老爷是
海全的叔叔，侄子能那样

孝敬叔叔的，我长这么
大，只见过他一个。”
男女老少都喜欢和

海全聊天。每逢阴雨天
或者闲着的时候，他家里
聊客不断，有时他也到别
人家串门。

海全还是家长里短
的调解员。长民从县城
回来，没经妻子批准，买
了一张按摩椅。夫妻发
生口角，双双来找海全评
理。海全厘清事情的来
龙去脉，先对长民说：“这
是你不对，那么大的事咋
不和家里说一声？赶快
给她赔个不是。话说回
来，你不是为自己，现在
条件好了，你想让全家人
都按摩放松，对身体有好
处，也不错。”
他转了一下身子，对

长民妻子说：“别生气了，
长民给你道歉了，没啥大
不了的事。你想攒钱为

孩子花，钱是挣出来的，
不是省出来的。他挣了
钱买按摩椅，没吸烟喝酒
打牌吧？回家，你先试一
下按摩椅好受不好受，就
当是长民给你送个礼物
吧。”
小两口破涕为笑，手

牵手回去了。

海全的皮肤好，穿戴
整齐。他常说，时代不同
了，生活变好了，老年人
不能倚老卖老，自己尊重
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
重。
对了，海全长我一

辈，我应该喊他叔，喊他
的妻为婶子。

唐大山

海全叔


